
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以明清徽州家谱为例＊

徐 彬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３）

一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于明清时期基层
社会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２０世
纪，因徽州文书的发现，傅衣凌、张海鹏等人开始
了对徽州商人的研究，因而推动了徽州社会研究。
明清徽州社会的典型性成为解剖封建社会后期发

展的样本，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
徽州民间秩序等研究领域的拓展，逐步促进了徽
学的形成。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徽学已成为
一门综合性区域文化研究的学问。
近年来，如何开辟新领域、寻找新路径、发掘

新史料，成为徽学研究的新课题。整理研究徽州
家谱是新一轮徽学研究的重要基石。宋元以来，
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编修了大量的家谱，这
些家谱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存２０００余部。明
清徽州家谱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典型的研究资

料。徽州家谱反映了宋元以来徽州家庭结构、人
口繁衍和迁徙、宗族关系，以及宗族与基层社会的
关系，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可以形成对徽州基层社
会更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明清社会作更
深入的考察。这一点是其它资料及其它研究途径
无法替代的，因此徽州家谱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
必然会成为推动徽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支撑。

二

明清徽州家谱不仅记录了徽州社会的实态，
还有机地融入到徽州社会之中，通过发挥家谱的
功能，担当起基层社会秩序重构重任，这是徽州家
谱撰修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徽州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新安
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
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这表明徽
州是一个高度宗族化、组织化的地方社会，这种组
织化的形成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重构而生的。徽
州基层社会秩序的形成，家谱所起的作用是不可
低估的，“千丁之族”是由谱系维持的，“千年之冢”
是由家谱中的墓图固化的，这说明家谱承担着基
层社会秩序重构的重任。通过徽州家谱，可以对
徽州社会以下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１．徽州人口流动与分布。宋元以降，徽州人
口一直保持着高流动性，有北方人口的迁入，有徽
州人口的区域内流动，还有徽州人口的外迁。这
种流动始终有序、理性地进行，究其原因，与家谱
在其中起着规范、约束和引导作用具有相关性。

２．徽州宗族秩序的构建。宗族化是徽州基层
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宗族化也标志着人群的组
织化。家谱是宗族组织化的基础，家谱通过谱系
的构建，构筑了宗族的历史，同时也实现了宗族在
时间维度上的有序化，保证了宗族内部人群尊卑
有序；家谱利用统宗谱、支谱等形式，实现了宗族
不同分支之间的联系与区分，在考虑血缘关系的
前提下，更侧重从空间维度构建了宗族间的秩序。
由众多有序的宗族，进而构筑了基层社会的秩序。

３．徽州社会分层。社会运行通畅程度与社会
分层的合理与认同相关，家谱通过确立“亲亲”、
“尊尊”的编写原则与方法，实现了宗族内部的分
层；士绅集团利用家谱实现了对乡村绅权的构建，

他们一方面利用家谱实现对族内低阶层族众的控

制，同时也利用家谱区分不同宗族在社会中的层
次，从而保证了士绅集团内部的有序化，也维持了
基层社会内不同阶层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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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徽州基层社会经济特征。经济的稳定是基
层社会秩序建立的保障，徽州家谱利用有关族产
规定，利用对祠田、墓产的保护，形成宗族的共同
经济基础，保证了宗族内部的经济互助。家谱中
关于宗族经济的记载，同时也是不同宗族间地产
区分的依据，是不同宗族、不同村落避免纷争的依
据。家谱中关于族产的记载，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起重要的稳定作用，是基层社会经济秩序重构的
基本依据之一。

５．徽州基层社会教化。良好的社会教化是基
层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内容。徽州家谱始终保持
着教化功能，对基层社会秩序形成起了重要促进
作用。徽州家谱以朱子家礼为指导思想，保证了
教化的权威性与长期性，即使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家谱依然起到教化功能。家谱的“隐恶扬善”功
能，对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行为大加宣扬，通过人物
传记的形式，实现了对家族成员的引导，保证了在
社会变迁过程中家族成员依然保持正确的行为。
家谱中的家法族规，则从强制角度加大了对宗族
成员的约束，保证了社会教化的长期有效性。

６．徽州商人社会。徽州社会另一重要特征是
徽商在人口比重中占大多数，成为名符其实的商
人社会，这是传统社会的重要变化。徽州家谱通
过宣扬商业理论，提高了徽州人经商的信心；徽州
家谱通过为商人立传，也满足了徽商名垂青史的
需求；家谱作为一种重要的联谊工具，为徽商商业
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人际环境，这些都显示出徽州
家谱对徽商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徽
州商人社会的形成。

三

徽州家谱是认识徽州社会的基础史料之一，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具体使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
其作为“家史”的“求真”与“溢真”特性。
章学诚指出“谱为一家之史”，即明确了家谱

具备史学的性质，这一认识在明清徽州家谱编写
中得到认同。因是“一家之史”，家谱便以“求真”
为其出发点。在徽州家谱中主要体现为：一是徽
州家谱中特别重视“谱辨”的撰写。明代徽州学者
程敏政在《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中精心作了１１篇
谱辨，详细辨析了徽州程氏世系源流。这一做法
也引发了后世程氏家族对家谱的考证工作，在清
代出现了《新安程氏统宗列派迁徙注脚纂》和《新

安程氏统宗补正图纂》，对程敏政的考辨工作进行
了反思。这类工作在其它家谱中也较普遍，保证
了家谱的真实性。二是徽州家谱多以始迁祖为家
谱的可知祖先，避免了盲目的冒祖认宗。明代徽
州学者汪道昆说：“由迁祖而溯之，世泽之斩久矣，
久则不可为典，于是乎祧之，恩不渎亲，义不凌节，
礼之善经也”（《太函集》卷２２《太玄吴氏宗谱
序》），说明坚持以始迁祖为家谱始祖的合“礼”性。
清代徽人章大泽则指出这一行为在徽州的普遍

性，他说“吾郡诸望族恒以始居是邦者为太祖，由
太祖而上远系难信者不悉详，由太祖而下远条虽
数十百世不可紊，此一本之亲切而易明者。”（《柳
川绩邑胡氏宗谱·章大泽序》）三是强调支谱编
修，对统宗谱编撰采取谨慎态度。如汪道昆编撰
《万历灵山院汪氏十六族谱》时考虑的就是“凡十
六族丘墓相系，昭穆相承，谱牒相通，庆吊相及，亲
矣近矣。其余非不亲也，非不近也，或衰微，或淆
乱，或拥格，或散殊，旧谱或系而不名，或名不而
竟，率仍其旧，罔出入以干宗盟”（《本宗谱序》），因
此他所编的族谱也被称“汪氏十六族近族谱”，完
全考虑的是可知的近支谱，而不盲目进行统宗谱
的编撰。以上这些做法，有效保证了徽州家谱史
料的“真实”性。
但作为家谱，徽州家谱也同样有“溢真”的特

性。对徽州社会有深刻认识的明代史学家王世贞
指出“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所指虽是明代家谱
的通病，徽州家谱当然也多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如以《新安名族志》为例，该书记录徽州大姓９３
个，其中有一半均言出自河南，实际上经过考证，
许多姓氏并不能确定清晰的迁徙路径，存在较多
的疑问。另徽州家谱还多坚持“谱者史例也，谱为
一家之史，史则善恶具载，谱则书祖宗之嘉言善行
而不书恶者，为亲讳也”（《绩溪张氏宗谱·凡
例》），这也掩盖了一些社会的真实要素。
因家谱“求真”与“溢真”并存，故在家谱使用

中应坚持多种史料参互使用，以使家谱发挥最大
史料价值。这一点王世贞说的比较辩证，他说“国
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
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
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缵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弇州山
人四部稿》卷７１《皇明名臣琬琰録小序》）此观点
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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